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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 辽辽 人人

“自己淋过雨，就想为别人撑把伞。”
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生残疾人
专职委员侯勋对记者说。这位 1997 年出
生的姑娘，因出生时医疗事故造成左手
残疾，用自立自强的人生态度绘就了一

幅精彩的人生画卷，更怀揣着感
同身受的共情之心，成为辖区残
疾人信赖的“贴心人”。

侯勋的成长之路，始终伴随
着与身体局限的抗争。开明的父
母从小就培养她的自立意识，从
未因她左手不便而给予特殊照
顾。像穿衣、吃饭这些常人轻而
易举就能完成的动作，她总要付
出数倍努力反复练习。但逆境往
往能够淬炼出坚韧的品格，她不
仅实现了生活完全自理，还完成

了求学路。她喜欢绘画，喜欢运动，大
学就读于呼伦贝尔学院美术学专业。
2023 年，她还站上自治区第六届残运会
的田径赛场，斩获了 100 米、200 米、400
米三个项目的银牌。

2022 年，侯勋考取开发区民政局大
学生残疾人专职委员岗位，从此扎根社
区助残一线。“我太清楚残疾人生活中
的难处，也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这份
特殊的共情，让她把“换位思考”融入工
作中的每个细节。入户走访前，她会提
前摸清重度残疾人的出行需求；办理证
件时，她将复杂流程拆解成通俗步骤耐
心讲解；面对情绪低落的残疾人朋友，
她分享自身成长经历，用“我能做到，你
也可以”真诚鼓励对方驱散阴霾。 3 年
来，她奔走于辖区各个残疾人家庭，宣
传帮扶政策、办理残疾人证、申请无障
碍改造、协助辅具申领、对接就业岗位
……用细致服务扛起责任，用真心实意
传递温暖。

工作中，残疾人朋友们对生活的热

爱也深深打动着侯勋：“有些朋友坐着轮
椅，却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这份乐观
让我备受鼓舞。”而当残疾人朋友们握着
她的手说“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党和政府
没有忘记我们”时，侯勋更真切体会到

“被需要”的价值与意义。
从曾经自卑怯懦的少年，到如今自

信担当的助残一线专职委员，侯勋在收
获温暖与关爱的同时，选择成为温暖的
传递者。如今的侯勋，依然保持着绘画
的习惯，而社区里残疾人朋友努力生活
的身影，都是她眼中最动人的风景。侯
勋说，未来她想继续深耕残疾人服务领
域，不仅要当好政策落实的“宣传员”、生
活帮扶的“服务员”，更要成为残疾人朋
友追逐梦想的“同行者”，用自己的微光，
照亮更多人的路。

侯勋：以己微光 照亮助残路
□本报记者 聂红杰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面对强敌
英勇奋战，用血肉之躯捍卫和平，以钢铁
意志和牺牲精神扭转战局，书写了可歌可
泣的英雄篇章。

科左中旗档案馆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保存的革命历史档案中记录了左中籍抗
美援朝老战士们的英勇事迹。

1951 年 7 月，在朝鲜定州大桥保卫战

中，左中籍战士刘童科所在后勤部队顽
强抵抗、积极防御，他们拼尽最后一丝力
气保住了定州大桥，由此，志愿军的军需
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从这座桥运往前
线，战士们以不屈的信念保住了这条运
输物资的“生命要线”；刚满 16 周岁就加
入志愿军的刘长来，在炮火连天的战场
上，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生命安危，奋力
地抢救伤病员；肖远模加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后毫不犹豫地奔赴朝鲜作战，圆满
完成了作战任务。停战后，肖远模任文
书及一级文教，认真负责连里及营里战
士的文化普及工作，帮助战士们读书识
字；赖万云在朝鲜战场，不畏生死，一心
退敌。战争结束后，他随部队在朝鲜驻
守 3 年，为朝鲜战后重建家园奉献志愿军
战士的热血和力量。

刘童科、刘长来、肖远模、葛坤、包庆

龙、单继耀、胡家谛等幸存的战士，是中
华儿女的榜样，他们在异国他乡保家卫
国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们是抗美
援朝战场上无数英雄的代表，他们用生
命和热血，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
幸福。让我们向抗美援朝战场上所有的
先辈们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永
垂不朽。

（牛旭）

“ 崔 乐 子 ”与“ 田 疯
子”，是我童年记忆里的
两 个 真 实 人 物 。“ 崔 乐
子”是一位游走在乡间
的崔姓民间艺人，“田疯
子”则是因爱情受挫导
致精神失常、四处漂泊
的人。

花 开 两 朵 ，各 表 一
枝，先说说那位给我们
带来无尽欢乐的“崔乐
子”。

“崔乐子”这名号，源
于他每次到来都能给乡
亲们带来欢笑。“崔乐子”
多才多艺，给我们的童年
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
轶闻和趣事。“崔乐子”究
竟是哪个村的人？本名
叫什么？我至今一无所
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家
离我们村子不会太远，因
为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
到我们村子，每次都是挨
家挨户的表演。表演以
快板和说唱为主，内容都
是自编自演的节目。“崔
乐子”最大的才能是看到
什么就以什么为题材，而
且表演出来笑点非常高，
往往令人捧腹大笑。他
每到一家，表演内容就地
取材，说唱朗朗上口，语
言诙谐幽默，博得我们这
些儿童“啦啦队”的欢呼
和掌声。“崔乐子”每次来
村里，全村 40 余户人家
全部表演一遍，而且内容
没有重复。表演结束后，
每家都会用搪瓷缸子或
者葫芦瓢舀上满满的粮食倒入“崔乐子”的
袋子里。这个村子表演完，“崔乐子”又转战
下一个村子。

“崔乐子”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经常谈起
的人物，那时候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单调贫
乏，一年只能放一两场电影，也只有在春节
时生产队才组织秧歌队在村里表演，给每
家每户拜年。从我记事时起（1968 年前后）
一直到我读中学离开村庄，毫不夸张地说，

“崔乐子”给我们童年生活带来了欢乐和笑
声 ，他 确 确 实 实 是 一 位“ 民 间 表 演 艺 术
家”。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觉得“崔乐子”
那种随机应变的表演才能和技艺非常出
色。只可惜“崔乐子”没有留下相关的影像
资料，也没有人对其表演进行发掘整理，他
的才能和技艺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出乎意料的是，“崔乐子”走村串户表
演，绝不是为了每家每户那一搪瓷缸子粮
食，而是为了他所挚爱的民间艺术。据说

“崔乐子”的家庭条件不错，儿子还在公社里
当干部，家里吃穿不愁，儿女们都不同意他
出来表演。但由于热爱，他坚持走村串户的
表演。有时，他还用表演所挣来的粮食周济
一些困难家庭。“崔乐子”乐此不疲的进行表
演与经济无关，与热爱有关。

1977 年 9 月，我到奈曼旗青龙山中学读
初中，离开了生养我的小村庄，从此再也没
听到过“崔乐子”那种浑然天成、脱口秀似
的表演。大学毕业后到铁路工作，1984 年
暑假回家，一个假期也没看到“崔乐子”来
村子里，遂向儿时玩伴们询问，他们告诉
我，在前几年的一个冬天，在一次走村串户
的表演中，由于黑天行路，“崔乐子”不慎掉
入冰窟窿冻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应
该在 60 岁左右的年纪。

再说“田疯子”，他也是我们儿时记忆中
一个抹不去的印记。“田疯子”真实姓名不
详，长得人高马大，看起来也很英俊，究竟
是哪个村庄的我们也说不清，当时的年纪
应该在 40 岁左右。听大人们说，“田疯子”
原来是他们生产队的文艺积极分子，吹拉
弹唱都能鼓捣鼓捣，村里的文艺活动和春
节的慰问军人家属，以及春节大拜年的秧
歌队、高跷队都有他的身影。由于他多才
多艺，和同村的一位姑娘互生情愫，偷偷搞
起了对象，最后被女方家长发现而棒打鸳
鸯。女方家长将女儿嫁到遥远的辽宁省，
遭此打击的“田疯子”一蹶不振，精神时好
时坏，好的时候很正常，犯病的时候在周围
村屯疯狂游走，嘴里念念有词，说出的话被
人们视为胡言乱语，但“田疯子”对跟在他
身后的孩子们从来不动手，是一个“仁义”
的“疯子”。据大人们说“田疯子”不发病时
和正常人一样，说话、办事、劳动，甚至参加
生产队组织的文体活动；但犯病后精神恍
惚，四处游走，边走边说，而且所说的话都
是他平时不可能说的言词。

“崔乐子”和“田疯子”虽然都是乡间奇
人，但“崔乐子”属于颇具才艺的民间艺人，
其语言之诙谐幽默甚至有点大师的风范；
而“田疯子”则是一位精神受过创伤，有应
激障碍的“苦命人”，他发病时的言词可能
是他平时语言积累的一种自然流露。

退休以后，每每忆起童年往事，“崔乐
子”和“田疯子”就从我的脑海迸出，那是镌
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今天把它写
出来只是想挖掘整理这些隐藏在民间的人
物事迹，为家乡编撰镇志、村志等乡帮文献
提供一些真实的史料，也算对家乡文化事
业做出的一点绵薄之力吧。

档档 案案 里里 的的 通通 辽辽 印印 记记

岁月荣光
——抗美援朝英雄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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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到外乡镇的一所小学参加
教研活动，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时，看着
整洁的环境、丰富的菜品，不禁感慨如今
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较过去已有了飞跃
式的提升。感慨之余，我也不由得怀念
起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时，住宿舍、吃食堂
的那些日子。

2009年，我通过教师招聘考试，被分配
到了科左后旗常胜镇中心学校。正当我沉
浸在“上岸”的喜悦中时，一位熟悉那边学
校情况的好友告诉我，那所小学没有宿舍、
没有食堂，到那里工作，食宿得自行解决。
别看甘旗卡镇和常胜镇相距仅 40公里，但
当时私家车尚未普及，每天靠班车通勤并
不现实，只能周五晚上回家，周一清晨再赶
去学校。如此一来，周一到周四的食宿便
成了棘手难题。我在那儿人生地不熟，一
下子就犯了难。好在我原来代课学校的校
长得知情况后，帮我联系到了常胜中学的
领导，让我得以在中学食宿。中学和小学

仅一墙之隔，且是寄宿制学校，既有食堂又
有宿舍，条件相对好一些。

我在小学报到以后，就赶紧把自己
的行李搬到了中学的教师宿舍。当时常
胜中学的领导对我非常照顾，特意给我
安排了一间人少的宿舍。就这样，我在
常胜镇总算有了安身之所。那时中学住
宿的老师特别多，每天在食堂就餐的老
师将近 30 人，吃饭时总是热热闹闹的，大
家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正式开学后我发现，小学的上班时
间比食堂开饭的时间要早。为了上班不
迟到，我得提前吃早餐，食堂管理员体谅
我的难处，特意批准我可以提前吃早餐。

如今回忆起来，食堂的伙食格外令人
怀念。食堂做饭的阿姨手艺精湛，总变着
法儿给大家改善伙食，即便是再普通的食
材，经她巧手烹饪也能香气扑鼻。我当时
特别爱吃她做的炖鸡架，别看鸡架上的肉
不多，但熬出的汤却格外鲜美。用这鸡架

汤炖萝卜条，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出锅后
在汤上撒点香菜末，满屋都是喷香的。寒
冷的冬日里，每天下班回食堂，吃上一口
热乎乎的饭菜，暖了身子，更暖了心。

当时我工作的小学是每周双休，但
中学是隔周“大休”。赶上中学“大休”的
时候，食堂也跟着放假，可我们小学还在
正常上课，吃饭又成了问题。不过这个
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中学的师生虽然放
假了，但门卫大爷依然在岗。大爷为人
和善，看我没地方吃饭，就让我跟他一起
吃。我下班时买点蔬菜、豆腐，回去后和
大爷一起下厨做饭，也别有一番乐趣。

走出食堂，宿舍就是我在常胜镇的
家。我们住的宿舍里没有电视，那时也
没智能手机，唯一的娱乐便是听 MP3，有
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音
乐还放着。那时我教两个班的语文课，
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教学任务并不
轻松。教案撰写、试卷批改这些工作，我

下班后都会拿回宿舍里完成。这样做，
不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也能
让夜晚的时光不至于太无聊。

日子久了，我在当地结识的人渐渐多
了。工作之余，跟着大家去地里挖小根
蒜、到河里摸鱼，偶尔凑在一起把酒言欢，
这些都成了记忆里美好的瞬间。在我调
回甘旗卡镇以后的几年里，常胜镇的小学
和中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校舍都
换成了楼房，小学也变成了寄宿制学校，
学生和老师不出校门就能解决吃住问题。

这几年因公事，我也曾去过这两所
学校。除了中学还保留着两排老库房，
其余地方早已找不到当年的影子。曾经
共事过的老师，要么已经退休，要么两鬓
染霜，而我自己也已步入中年。如今想
来，真后悔当时没能找一部相机，把自己
工作过的小学、生活过的中学用影像记
录下来。对于这段难忘的人生往事，如
今我也只能凭着文字，慢慢追忆……

那那 年年 那那 月月

一墙之隔的温暖：我的教师食宿往事
□刘宏杰

工作中的侯勋。 聂红杰 摄

四五十年前，我还是个乡村孩子，和
小玩伴们一样，家里都没什么零食。夏
季采食野果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最好找的还是麻果。麻果是筒麻的
果实，筒麻是生命力极强的一年生亚灌
木植物，根茎粗硬结实，叶子硕大，猪牛
羊家畜还不祸害，所以在村子里的空场
地很易见到，往往成片。筒麻长到七八
十公分高的时候，在顶尖处小嫩叶的簇
拥下会开花结出不少麻果，麻果不同于
其他果物吃“老”，而是吃“嫩”。小指甲
盖般大小，嫩绿嫩绿的，微微有些绒毛，
形状如同老式酒盅，果蒂就在“盅”底中
心处。果实的顶部边缘是一圈“锯齿”，
剥去外皮露出白色的籽粒，这就是可以
吃的部分。剥好的麻果放到嘴里一咬，
先是一种“麻”感，随着籽粒浆汁的迸出
便尝到淡淡的味道，“麻”感也就消失
了。麻果，孩子们其实也不怎么喜欢，也
就是刚下来时吃个新鲜而已。

好吃的还是天天。天天是学名叫做
龙葵的草本植物的果实，圆形、个体小，
类似于小个体的蓝莓果，薄皮包裹着籽

粒和汁液。果实成串生长，每串少则四
五个，多则十来个。没成熟时呈青绿
色，味道苦辣，成熟后转为黑紫色，味道
甜甜的。天天秧茎纤细，易被折断，多
生长在村外田园附近的壕沟旁、篱笆下
等少有踩踏的角落，往往几株成片丛
生。孩子们找天天时，需早早的踩着露
水出发，生怕去晚了被别的孩子抢了
先，采摘时连蒂部刚泛红，尚未完全成
熟的果实也不放过。有的孩子直接就
把找到的熟天天放到嘴里吃了，我总是
拿个小茶缸，不管找到多少都会拿回家
和弟弟一起分享。那时候是集体经济，
人们对庄稼的护理还是不精心，有的田
地里野生植物和庄稼一同生长，其中就
有天天秧。大人们在田野里干活时发
现天天成熟多的就连秧折断拿回家让
孩子们摘。我也曾跟大人们去过玉米
地找天天。大人们领着我钻进玉米地，
轻车熟路很快就来到一片天天秧处。
这片秧一人多高，不知有多少株，周围
已经被踩出了小道。秧上满是一串串
黑黑的熟透了的天天，十分诱人。在玉

米地里找天天，运气好还能碰到菇娘、
香瓜、柿子等更好吃的。天天是孩子们
的最爱，多少年后我读高中时，家里买
了大房子，房前屋后的园子很大，于是
父母特意在篱笆墙下留了很多天天秧，
成熟时一次能摘满一小盆，邻居家的孩
子也来摘着吃。当然，这时候农村已经
承包到户了，谁家的庄稼地里也不可能
再找到天天了。

打乌米是家乡对采摘高粱乌米的俗
称，在夏季稍晚些时候进行。乌米又称
高粱黑粉，是一种生长在作物顶部的真
菌，颜色多为黑色，这也是近两年从网络
上查到的解释。乌米也是鲜嫩时好吃，
剥开叶子，灰白色的乌米，手指般大小，
吃起来不干不噎，两三口便消灭一个。
乌米可以生吃，也可以蒸熟了吃。小时
候就知道乌米是高粱没有结穗而长出来
的好吃的东西。我几岁时喜欢吃但不敢
去野外，最初都是哥哥姐姐们在生产队
干活收工时带回来的，一次吃不上两个，
吧嗒吧嗒嘴就没了。自己刚开始打乌米
是相当费劲的，看哪棵高粱杆上的高粱

包都像是乌米，使劲把高粱杆子掰弯了
再去捏，往往一捏一个软，不是乌米而是
没露出头的高粱穗。十四五岁时，我掌
握了乌米的特征。虽说乌米和高粱穗都
是包在高粱叶里，但是外形有着明显不
同。老人们说高粱重茬乌米就多，影响
粮食产量，可孩子们很高兴。乌米虽好
吃，但生产队怕祸害正生长的高粱是不
让打的，馋嘴的孩子们只好偷偷摸摸的
躲着护青员快速钻进高粱地。

除了麻果、天天、乌米，我们也吃过
老鸹瓢、羊奶子、酸不溜，这些纯粹的野
果子属实是都没什么味道，只不过在当
时的条件下成了孩子们的美味。现在不
一样了，瓜果梨桃四季都有，再也没人去
采摘这些果子为食了。

百百 姓姓 故故 事事

那些年我们采过的野果子
□马俊华


